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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少年时代的每个暑假，
都与副业有关。

小学低年级时，一到暑假，就跟着大人上山
挖药材。老家山多，药材也多，那时山上到处是
挖药材的人。戴一顶草帽，拿一把小铁铲，就可
以上山寻药材。挖药材是苦差事，天气炎热不
说，常常翻山越岭，还有虫子叮咬。但正值年
少，顾不了那么多，有大人们带着，总归是安全
的。每天挖回的药材，及时放石板上晒着，几天

就可以晒干，一个星期赶趟集，总能挣些零花
钱。后来，父亲请木匠师傅打了个小木箱，说给
我放零钱用。自此，我把挣到的毛票都小心放
进木箱里，有空就数一数，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
福的人。因为挖药材，我晒得像条泥鳅，但非常
快乐。父亲说，靠劳动挣钱，心里就踏实。

还有一种副业是拿着镰刀去砍艾蒿。河滩
上的艾蒿，一片一片的。天蒙蒙亮就去砍，艾叶
上都是露水，往往把衣裤都打湿了，但早晨凉

快，一个早晨可以砍一小片。艾蒿晒上几天后，
趁傍晚稍凉快时捆回家，然后把艾叶撸下来，等
小贩来就直接卖了。邻县收干艾叶，价钱要出
得高，就是有点远。和父亲一合计，我们把装有
艾叶的麻袋绑在自行车上，拉到邻县卖，一趟也
能卖几块钱，比卖给小贩强。那时候开始，我就
学着精打细算了，也知道生计的不容易。

读高中后，由于学业紧张，暑假就没搞副业
了，每一样副业，都沉淀在脑海深处。

我们姐弟仨，相互间各差两岁。从小，我和
小弟对早慧的姐姐惟命是从。

那年放了暑假，姐姐像是事先已筹划出一
个好点子，突然跟大人提出：“爸，您给 10块的
本钱呗！暑假我带两个弟弟搞勤工俭学，学着
做卖西瓜的生意。”

10元钱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母亲每月工
资也就是 27.5元。母亲有些犹豫。父亲二话不
说，找出几张壹元、贰元和伍角的票子，摸着她
的小脑袋，叮嘱道：“大妮，你人小鬼大，干任何
事我都信得过。把两个弟弟带好，只要能把下
学年的学费挣回来就行啰！”

有了这笔大额“启动资金”，姐姐一下子有
了底气，马上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

第二天一早，姐姐带我们拖着平车到县郊
国营农场进货，直接在地头挑选了大小不同的

瓜，让过秤的叔叔把关，每个大瓜都开了个小口
子，以验证熟得正好。

那时县城小，消夏没几个好去处。在仅有
的商业闹市区十字路口，往左可以去公园，右拐
是电影院，夏天常在大院里放露天电影。与它
比邻是人民大礼堂，门口有个篮球场，每天举办
各单位友谊球赛。十字路口成了售卖各种消夏
品的黄金档口。不交占道费，先到先得。

太阳快要落山，暑气依旧逼人。姐姐让我
先拖只有格子间的空玻璃柜子，抢占有利地
形。随后，她和小弟把两只保温桶的冰棒和雪
糕小心翼翼拖过来。看到在透明玻璃里摆出西
瓜“艺术品”，我这才惊叹，瓜还能这样卖啊？姐
姐真是独具慧眼，做任何事都富有耐心。

吃完晚饭，人们开始出来散步消遣了。十
字路口是必经之地，我们的档口十分显眼，再加

上姐姐极会吆喝，一下子把男女老幼吸引过
来。顾客们围着看稀奇，啧啧称妙。

姐姐把剔除籽切得极薄的瓜片摆成菊花
状。牵着小娃娃的老人觉得这个既好看，吃时
又不用吐籽，不担心小孩子被瓜籽噎着，便纷纷
购买。姐姐又把那些迷你瓜的皮切成了几片

“花瓣”，中间留下的那坨红色瓜瓤像盛开的荷
花蕊。去看电影的情侣对此会心一笑，心有灵
犀。假如顾客想买冰棒或雪糕，我们摊位上也
有。

天还没有完全擦黑，我们经过特殊加工的
西瓜产品销售告罄，其效益比卖原瓜高出一倍。

整个暑期，姐姐带着我们搞创收，父亲给的
10元垫资增值了十多倍。开学前，姐姐从容地
为我们交了学费，余下的作为姐弟仨的公共零
花钱。

卖冰棍 李成林

搞副业 赵自力

刘 卫摆小摊

10岁那年，我正读小学四年级。课文中涌
现大量的成语，诸如“淋漓尽致”“神出鬼没”“鬼
斧神工”……让我们如云里雾里。为此，语文老
师要求我们人手一本成语词典，以便随学随查。

当我跟父亲说起这事时，他阴沉着脸半天
没有说话。我知道他犯难了，刚交完学费，家中
实在没什么钱了。况且买一本那样的词典需要
近 10元钱，在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母亲在一旁提示说，镇上有人收购桩木（老
家那边从山上砍下来用于打桩的木料，小的如
鸡蛋大，大的有拳头粗，长度在一米八至两米之
间）大的三角一根，小的一至两角一根。

父亲醒悟道，你不是想要那本成语词典
吗？这样吧，你跟着我卖桩木，所得钱归你（当

然都是父亲事先砍好，我只管扛着卖），现在正
是暑假，等假期结束你就有钱买词典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个暑假我除了学习，
另外的“功课”就是跟着父亲卖桩木。刚开始一
两根桩木放上肩头，我都疼得受不了，可一想到
成语词典，只好咬咬牙继续扛着前行，渐渐地也
习惯了，肩膀就是扛上三五根甚至更多桩木都
不觉得疼了。

每天天没亮就动身，赶十几里山路，太阳刚
爬上山头，我就到了镇上。等赶到镇上时全身
都湿了。上衣被汗水浸湿，裤子被露水打湿。

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卖桩木，哪怕是父亲
临时有事不能去，我也独自前往。因为没有大
人在场，那个高胖的老板故意找茬压价，本该三

角一根的偏就算作两角，不是说弯了就是尺码
不合乎要求。尽管负重翻山越岭很辛苦，也尽
管有这样的不快，但我干劲儿十足。

暑假还剩最后一天，我扛了一个多月的桩
木，算算我也该有十几元收入，在当时那可是一
笔“不菲”的数目。那天我从肩上卸下重担，长
舒了一口气，心情无比轻松愉快。当我从老板
那里领来这一个多月的收入，心里莫名激动，那
一刻我仿佛成了世上最有钱的人。

当我用一卷零钱从新华书店那个漂亮的女
店员手里换来那本厚厚的成语词典，沉甸甸的
幸福压在心头。我终于靠着自己赚钱买来想要
的东西了！

扛桩木 刘年贵

上世纪 80年代初的一个周日早晨，母亲吩
咐我到供销社打酱油，玻璃柜台里陈列着一本
本小人书吸引了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封面，脑
袋里想象着书上的精彩内容。

从供销社回来的当天，我就找父亲要钱，他
问我要做什么，我就直接对他说:“爹，我要买些
书看。”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他让我坐在他身旁，
抽着烟给我讲了一堆话。他告诉我，你母亲有
关节炎，不能干重活，挣的工分比别人少，而我
经常胃痛要吃药，家里每年都向队里借粮过日
子，没有多余的钱。父亲一脸的无奈，我起身回
到了房间，我不想加重他的负担。

初中毕业那一年，升学考试早早就结束了，
那一个暑假比较长。我的心中猛地产生了一个
念头：“要去卖冰棍，用赚的钱来买书。”

父亲也支持我，他找来几块板子，给我钉了
个小木箱，把家里的自行车修理好，叮嘱我路上
注意安全。冰棍厂离我家 20多公里，每根雪糕 2
分钱批发，卖 3分，每根赚 1分。第一天我少批
发了些，跑了整整一天，尽管我累得满头大汗，
可到晚上冰根还剩一半。

后来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吆喝：“卖冰棍，
卖冰棍喽！”刚喊时有点不好意思，慢慢就脸也

不红了。见人我就亲切地招呼，这样我的生意
便好多了，每次进的冰棍都能卖完。中午有时
不回家，我就自带馒头填肚子，渴了喝水壶里的
水。

有一次，我到附近的居民家属院，由于我叫
喊声大，有几只狗朝我狂吠，我也没在意，继续
骑车往里面转。没想到，有只黑狗挣脱绳子奔
向了我，我吓坏了，连忙转头冲出了大门。狗还
在后面追，我车速很快，一不小心车子翻到了沟
里，冰棍全掉到了土里。大腿也划破了，我去诊
所涂了药，回家没敢告诉父亲。

但这期间我也遇到过好心人。一天，我去
了一家工地，工人们正在修建楼房，一片忙碌的
景象。过来一位戴安全帽的男子，问我还有多
少冰棍，然后对我说：“这些我全要了。”他把工
人们召集到一块儿，挨个分发冰棍。

我总共卖了一个月冰棍，除了成本，也就赚
了 20来块钱，我用它全买了自己爱读的书籍，多
数是小人书，如《地雷战》《兵临城下》等，还买了
本长篇小说《杨家将》。这些书大大小小有十几
本，闲暇时我就埋头阅读，过足了书瘾。

当年卖冰棍，使我有了书可读，最重要的，
它是对我的一种磨炼，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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